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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春落香樟春落
□□冯志军冯志军

长白山的山
□贾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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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阳光的轻盈和清脆，我以为
当下正是落英缤纷的秋。

大风天，刚出楼，阵阵落叶从半空
迎面压下，做了宠坏的孩子，急急打在
身上生疼。它们背着阳光又义无反
顾，像支征战的飞鸟大军，风一发号施
令，便所向披靡。大概是蓄了一秋的
萧瑟和冬的坚硬，落在地上哗哗响，如
气球爆裂几乎噼啪。有车缓缓驶来，
一步步停下靠在路边……再怎么轻巧
和不忍，路还是被碾出均匀的节奏来，
噼里啪啦，车底下的“果实”爆浆了，让
这平静的春又多了几分鼓点般的欢愉
——是樟树的落叶啊，在这万物萌发
的季节里。

宁波地处江南，行道两旁多见樟
树，梧桐和栾树极少。栾树只在秋季
争宠，黄的串花红的荚果，被绿叶衬
着，招摇。梧桐没啥个性，冬天枯叶满
地四处乱窜，扰了城市的心还添了人
们心头的凉。想是大概能在夏天里予
人荫凉，似乎也不尽然。每次梧桐树
下躲阳光，总是跺脚焦急——晒死
了。倒是宁波人钟情的樟树，使人对
盛夏充满了只属于夏的美的向往。宁
波西门口通向火车站的老路上，有许
多高大的老樟，每个都有两臂抱不过
来的大，靠住抱个满怀，疗愈心神。大
概是看久了宁波的人和客，它们沉默
又坚韧，越过楼房触摸天空，在高处肩
并肩手握手，在每个炎夏里，为奔走的
人供一处心灵的安憩地。

最爱是樟树。可我不懂，正是三
月的春，为何满街的樟树却要经历一
场无尽的浩劫。风来或不来，天空都
旋滚着樟树叶，纷纷扬扬。两条厚实
的“棉被”任清洁工收去，高高堆在垃
圾车中。不怕，收了再铺，让人有随时
躺下睡觉做梦的冲动。我绕过这片，
避过这堆，怕踩疼了美丽又特别的它
们。喜欢随处捡起一片细细端详，显
然，它们是善言或擅文的，用颜色线条
姿容，用“字里行间”的风姿绰约，告知
世界满腹的心事。凝望，你会发现，眉
眼间竟没一个是相同的，红橘黄各种
绿，或把调色板里的所有糅杂，让人一
时错愕——竟如此巧夺天工。它们的

笔触多么流畅，这边一颗心，那边一颗
星，“小甲虫”在那里随意画了朵花，饱
满张扬……树叶是用之不尽的画布，
任它们尽情挥洒；它们的创意是多么
调皮有趣，一个点里接受了大地所有
的恩赐，一种色里接纳了世界的无趣
与车马，一片叶里容纳了一棵树完满
的人生……与叶有缘，让裹挟着风雨
和碎泥的它们住在书册中，翻看阅读，
迥然不同的故事展现眼前。

最爱的，还是樟树。它们葱茏盛
大热情，人生干瘪无趣时，抬头望望满
街的樟树叶，总能给你继续下去的勇
气。特别是在将夏未夏的五月，细枝
末梢开出细白的小花，被嫩绿浅绿正
绿的叶俏生生托着衬着，样子颜色都
不起眼，只使劲儿靠香偷了人心，让大
家无所适从。是浓郁绵长的香，在孩
子咯咯的笑中，在少女欢喜的眉梢上；
在青年人的嘴角笑，也在老年人的从
容里唱跳……它们耐心，一点点地启
发人们和四季谈场恋爱，看到春的生
发和夏的峥嵘，以及远处秋的收获和
冬的蕴藏。流连在樟树花香的宠爱
中，缓缓呼吸慢慢收藏，一次又一次，
以便在人生的每一次嗫嚅中，学会理
直气壮。怪不得，樟树就叫“香樟”，轻
唤着这名，感觉自己口吐芬芳，身边倚
了个小小的香喷喷的女孩儿。

我有多爱樟树，就有多心疼这落
满大街小巷的樟树叶。它们漂在小河
中，居无定所；它们淤塞在石墩下，畏
缩不前；它们在风吹雨打中化作春泥
——化作春泥更护“花”，于是我恍然
大悟：先前从未看到樟树光秃秃满脸
不高兴，它们总兴冲冲地绿意盎然，像
永不疲倦的盛年，精神饱满地行走在
风雨的缝隙间。原来，是它们从不屑
用枯萎和空白来应付日子的磕绊，它
们只用智慧化解人生的疲沓，总是那
样盛大、葱茏、热情、饱满、勇敢地面对
每一天。

想起一句鸡汤：腾出，是为了更好
的接收。樟树的落叶，是为了萌发所
有新生的事物吧？它们比我更懂得生
存的哲学。世上那些什么都要，却最
终被压垮的人，应该来这树下，在风中
和樟树叶凝视、对话，听从劝解并最终
放下。

开车，到一阳光满地的弄堂里，头
顶排排樟树叶摇曳。有风，吹落满树
的叶，落在地上也落在车顶上。我放
倒座椅，枕着哗啦啦的落叶声和空无
一物的内心，沉沉睡去……

山连着山，岭挨着岭，沉眠在
雪花织就的绒被下。雪，纷纷洒
洒，这里一团，那里一点，撒在山
上、树上、房屋上，用白色填满整个
空间。

人，猫在屋里；动物，隐没在窝
里。除了北风呼号、雪花飞舞，窗
外看不到一点生灵活动的痕迹。
大地、山川被白雪覆盖，银装素裹，
分外妖娆。隔着一层玻璃，我眺望
远方，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呼出
的气，在玻璃上凝成水，结成霜。

雪瘾发了，连续下了几天几
夜，雪白淹没了道路。人凭着感觉
在小院里穿梭，一脚踩下去，没过
膝盖。路过一棵树，有时能听到嘎
吱、嘎吱的声响，那是枝条不堪重
负发出的哀嚎声。有人说，这里的
雪压塌过房屋，我没见过，不过，大
雪压断枯枝的事并不罕见。

望着这冰天雪地，没来由想起
那句“雪拥蓝关马不前”，多少有些
理解了。虽说老马识途，可冰雪覆
盖了道路，怕是老马都有点蒙吧！
当然，行路难也是一方面。

雪在肆虐了几天后，终于停歇
了。有松鼠蹦蹦跳跳下山来，越过
农户的篱笆墙，窜到棚子里，捧起
一根玉米棒子就啃，看来它是真的
饿坏了。小家伙机灵得很，啃几
口，四下里望一下，再啃几口，再望
一下。它有点怕人，又有点依赖
人，既胆小如鼠，又想偷偷摸摸做
个强盗。好在它们模样可爱、憨态
可掬，并不惹人厌，啃几个玉米棒
子，给农户造不成多大的损失，大
多由着它们。可人一开门，松鼠听
到动静，还是会逃之夭夭，溜之大
吉。

青松在等，等一阵风，摇落身
上的积雪，等一段烈阳，融化身上
的重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
直。”青松没得选，它只能默默忍
受，耐心等待，等到春风送暖，积雪
融化。

孩子们拉着爬犁和四条腿的

长凳往山上走，脚下的雪咯吱咯吱
地喊痛。他们爬到半山腰，把长凳
翻过来，凳子面朝下，一下坐上去
三四个孩子。最前面的抓着两条
凳子腿掌舵，后面一个挨一个，搂
着前面的腰。几个人用力向后一
蹬，长凳开始俯冲，那一刻，终于体
会到什么是飞一样的感觉。人仰
马翻是常有的事，右边是山体，左
边是梯田，就是摔，掌舵的尽力往
左边摔。雪很厚，衣服也很厚，即
便摔出一溜跟头，也没什么事。一
骨碌爬起身，拍拍身上的雪，接着
玩闹。笑着、闹着、跑着、跳着，折
腾够了，就开始滚一个大雪球，或
者堆一个高高的雪人，以此画上句
号。

凝噎了一冬的山泉，传来哗哗
声的时候，人们知道，春来了。泉
在山则清，泉出山则浊。家里的用
水，人们都去山上挑。在泉与河的
交汇处，村民铺了几张宽大的青石
板，作为洗衣处。

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嘎嘎
嘎”欢唱着下河了，它们游上一遭，
有时会慵懒地在河里下个蛋。等
到再暖些的时候，孩子们也会下
河，脚底下，软的是沙滩，硬的是石
子。靠近岸边的水里，最容易捡到
鸭蛋，有的很新鲜，有的已经是臭
蛋。捡到一个鸭蛋，孩子们就会兴
奋地大喊几声。

山上的野花开了，红的、黄的、
紫的、白的，铺满山坡。另一处开
过荒的山坡，种满了土豆，青色一
片。通往山顶的小路，每隔两三米
就有一株向日葵。葵花向太阳，与
人一样，都喜欢亮堂堂的。

一场雨水过后，蘑菇疯狂窜出
地面，外婆扯着我上山采蘑菇。松
树伞喜欢藏在枯枝败叶下，枯叶般
的颜色是它的伪装。小灰蘑长在
树荫下，这小东西是片生，找到一
棵，附近往往有几十甚至上百棵，
很快就能装满半个竹篮。有时走
得渴了，就喝一口山泉水，清冽中
带着点甘甜。有时也会扯一段野
生的葡萄蔓，放嘴里嚼，酸酸甜甜
的。

后来读到《桃花源记》，没来由
想起长白山的山，山脚下那个小村
落。当然，还有外婆，以及那段快
乐的童年生活。


